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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美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美美与共””的多民族文学的多民族文学
□刘 成（蒙古族）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

大家庭。中华文化是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学是

多民族文学的集大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列举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时，就提到了藏族和蒙古族

的英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时指出：“要向各族人民反复讲，各民族都对中华文

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

习。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

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

对的，都要坚决克服。”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和对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话语，语重心长，对发展繁荣少

数民族文学艺术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少数民族文学是我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

族文学的存在、发展和繁荣，使中国文学更加色彩斑斓、

美不胜收。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的长期行进中不断

创造、积累、传承，它为丰富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宝库

作出了重要贡献。就拿蒙古族古典文学为例，《蒙古秘

史》《江格尔》《格斯尔可汗传》三大著作具有世界性影响，

《黄金史》《蒙古源流》等历史文学以及尹湛纳希的长篇小

说《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宏篇巨著，在中国文

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还有驰名中外的蒙古族民间文

学，如神话传说、萨满教祭祀神歌、祝赞词、民歌等，内容

丰富、形式独特，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在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色主要见之于民间口

头文学；而在现当代，作家创作迎头赶上，特别是新中国

成立以后，少数民族文学获得新生，受到重视，茁壮成长，

迎来了各民族文学百花争艳的局面。满族作家老舍的

《四世同堂》、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苗族作家沈从文

的《边城》，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敖德斯

尔的《骑兵之歌》、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巴·布林

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

的《为了你，亲爱的祖国》，藏族诗人格桑多杰的《阳光里

的婴儿》，朝鲜族诗人金哲的《祖国的姿容》，土家族诗人

汪承栋的《从五指山到天山》，白族诗人晓雪的《祖国》等，

充分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

繁盛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宝库。55个少数

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精神创造、文化表达、审美呈现，为

丰富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

文学因为有了55个少数民族文学而更加辉煌、更加璀

璨、更加具有国际意义和影响。就国际意义和影响而言，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遗产向世界表明，作为中国文学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为丰富世界文学的

宝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

大英雄史诗是这样，《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红楼

梦》《青史演义》等名著是这样，草原“长调”、西北“花儿”、

岭南歌会是这样，纳瓦依、仓央嘉措、哈拜、尹湛纳希、古

拉兰萨、贺什格巴图等著名作家诗人也是这样，生机勃勃

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断为当代世界文学贡献独特的智

慧与经验。

只有汉族历史的中国史不是完整的中国史，同样地，

只有汉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也不是完整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是中国各民族的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占有

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

艺工作者大有可为。我们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

的高度认识少数民族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

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

力创作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

族人民满怀信心迈向更好的明天。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

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勇气和底气。对总书记

的这一段话，我们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应该特别重视。

可以说，爱国主义是我们多民族国家文学的恒常主题。

我们讴歌爱国主义、高扬中华民族精神，责无旁贷，任重

道远。维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引导各民族读者

加深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树立和坚持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作为一个中国

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是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的题中应

有之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我

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文化是

由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化汇集而成的大文化，其内涵丰

富、形式多元，有着能够不断坚定和提升中华民族的民

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气质的深厚积淀。作为少数民

族作家艺术家，我们应该在中华文化深厚积淀中汲取养

分，更加深刻地挖掘自己民族的文化内涵，努力写出更

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民族

的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我国多民族文学艺术事业作出

自己的贡献。

如今，“吧”字被频繁使用，一天天地时髦起来。

它是古老的语气助词，却使用在许多场所的称谓

上，最常见的有歌吧、舞吧、氧吧等。受到这种启发，

我常常在想，作为职业写作者的工作间，可不可以也

时髦一下，叫做“尽心尽力吧”？之所以这样想，原因

有几点：其一，称作书房显然不太准确，尽管里面书

不少，可总觉得有点忽略自己这个大活人的意思；其

二，经过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的历练，我越来越觉得，

这是一份必须尽心尽力的工作。

当然，阅历也让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但凡

诚心实意搞文学创作的人，就没有谁不想登上文学

高峰的。可向往毕竟是向往，要想真正达到，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个中的缘故和滋味，若展开来说，恐

怕一两本书也难表达清楚。这其中带有一种难以揣

摩、把握、研探和言说明白的神秘感。

的确，文学创作这种精神劳作，是靠每个创作者

的默默耕耘和含辛茹苦完成的。毫不夸张地说，文

学成果的汪洋大海便是由一拨拨难计其数的写作者

之汗水汇聚而成的，文学事业的高峰便是由一茬茬难计其数的作家艰辛

劳作、前赴后继，一点一点垒积起来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在这个特殊领

域里，倘用“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句话来比喻，就并非只是件人头多、场面

壮观的事情，至关重要的是，每个劳动者的具体表现都应该不容马虎。可

不，倘都漫不经心、滥竽充数，人再多也不过是瞎凑了一番热闹。

而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创作者个人的修养、阅历、天赋、才情，乃至他

所处的生活氛围和所面临的时运机遇，都会对文学创作的状态产生影

响。因而，即使众多作者面对同一题材，由于理解和认识问题的角度不

同，调动和使用资源的方法有别，也会诞生出一篇篇风格和质量迥异的作

品来。这说明，高质量作品的产生，不是单靠热切企盼就可以企盼来的，

也不是单靠勤奋就可以勤奋来的，而是由诸多因素相互激发才能完成

的。也就是说，可供作者调动的生活素材、生命体验、创作技巧等越丰富，

能够做到召之即来、得心应手，就越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虽不能完

全说成是功夫在诗外，可至少也说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以往，我们总认为，鲁迅先生所说的“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

里出来的都是血”，是特殊年代里就革命与否作出的判断。而现在，我豁

然开朗地认识到，其意蕴是多么深远啊。我似乎觉得它与老百姓所说的

“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藤上结什么瓜”的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细细

琢磨，还可以将更宽泛的“文如其人”的道理暗含其中。正是这个“文如其

人”，又不得不使我们立马联想到作者本人先天和后天的多种因素。

我想到一句俗语，“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句话用在对创作的理解

上非常适合。有些人心气很高，却成绩平平；有些人尽心尽力，成果非凡，

捷报频传。这些似乎都在强调，在文学创作这个行当里，一味地干着急和

穷慌乱，往往是于事无补的，而应该尽早地将与创作有关的一些功课做足

做好。倘能如此，出好作品就成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

没错，文坛是由众多作者和他们的海量作品构成的，而并非是哪一拨

人和哪一拨作品所独有的文坛。广大写作者分散在祖国的各个地方、各

条战线上。因而，如何发现、培养新人，使文学事业后继有人、蓬勃发展，

便成了各级组织者的当务之急。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有功力有修养的创

作者并能创作出高质量高档次的作品，便成了这个队伍里每个成员梦寐

以求的愿望和无法摆脱的精神宿命。

可实际中，单就作品的质量而言，又是参差不齐的。坦率地说，有的

好像还在谷底，有的位于盆地，有的跨上了高原，有的登上了峰顶。即便

有人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命运所致，也并非毫无道理——不是某些人不努

力，而是好比个头小、力气弱的人那样，倒不是他们自己不想长高、变得孔

武有力，而是命里命外的诸多因素决定了就只能那样。

但平心而论，他们已经尽心尽力了。至少，也曾为文学创作大军充

当了后备力量，也曾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磨炼了自己的意志、丰富了自

己的阅历、提高了自己的审美档次和写作水平。有的还在不经意中，

使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孩子或亲朋好友们受到了文学气息的浸染和熏

陶、文学雨露的沐浴和滋养。那么，谁又能说他们的选择和奋斗没有

意义呢？

其实，文坛也和世间的很多领域一样，本就是个崇尚创造、追求个

性、提倡公平、充满竞争的地方。我们关注海里浪涛的时候，总不能无视

浪涛周围的平缓水流。尽管它们一时还不能成为浪涛，可谁又能说它们

没起到过作用呢？我们总不能因为天上的月亮很大很亮，就漠视不计其

数的星星。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哪个领域，本事或能耐的大小，所获得

的成果总是不尽一致的。但所有尽心尽力的努力，都该值得理解、肯定和

尊重。说到底，这本就是丰富世界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更何况，文坛上的情况又总是充满变数的。君不见，不少不起眼的作

者，由于将阅历变成了实力，将压力变成了动力，刻苦学习而又勇于实践，

创作出了不少有个性、有意味的好作品。与此同时，一些本可以顺势而上

的作者，却因为资源耗尽又未能及时得到补充，便渐渐走了下坡路。看

来，但凡选择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任何时候都不该松懈、自以为是、萎靡

不振，务必要尽心尽力地去写。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创作工作室更名为

“尽心尽力吧”，似乎是蛮妥帖的一件事。至少，这名字会不时地提醒、激

励和鞭策自己。

也许，有人要提出这样的疑问，人家那些“吧”都是众人可以参与

的，你是孑然一身单打独斗孤芳自赏，这样叫合适吗？我的回答是，我

这个吧里的人，为数是不少的，并且各色人等都有，还一批接着一

批——那就是我作品中的人物。是我赋予了他们生命、灵魂、个性和品

德，他们总是和我形影不离。有时，我在梦里和他们或擦肩而过，或促

膝谈心，或生死相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尽心尽力吧”是名副其

实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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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女作家不少，而且每个人都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貌。比如，海男

的小说以先锋意识见长；和晓梅的小说呈现了笼罩在现代意识下的民族

性；半夏的小说创作擅长都市题材，富有市井气息。而彝族作家段海珍的

小说，几乎都指向了一个主题——“女性突围”，而这个背景却是多元的，

甚至是复杂的、琐碎的、艰难的、浮躁的、触目惊心的。

大凡作家熟悉的地方，往往就是创作的“根据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营养宝库。段海珍生活的姚安，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域。这里是一个

交通要冲，是古时长安、成都到云南的必经之地，各种文化在此交融。因此，

从地域而言，西秦文化、巴蜀文化、古滇文化、南诏大理国文化、吐蕃文化都

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而言，汉、彝、藏、白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都

在这里碰撞聚合。此外，儒、释、道、巫盅文化以及现当代文明的冲击，同样

对这片地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片土地有着异彩纷呈的文化，创作素材

像山中生长的野生菌，俯拾皆是。段海珍有着丰富的底层生活经历，对姚安

的城乡都很了解，这使得她的小说在题材上显得非常丰富。

段海珍的小说充溢着多种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带给她的影响。姚安

是一个佛教兴盛的地方，段海珍对佛教文化颇有兴趣，并大量阅读过佛

经。对佛教文化的耳濡目染也影响到她的文学创作。比如《红尘宝贝》，看

似天马行空信笔挥洒，但写出了一个“六道轮回”般的情感故事。当然，她

的作品也体现了浓厚的巫蛊文化。在《私奔的兔子》创作谈中，段海珍写

到：“塔白是我童年的一个村庄。塔白是一个彝族老女人的村庄。那个女人

精通巫蛊术，她可以光着脚板从烧红的铁犁头上走过；她可以抓住她男人

的衣领把他放在火上烘烤；在她的面前，任何人的宪法都不起作用；她仿

佛掌控着生命的密码，可以让死去的亲人与活人对话。”在这样一片神秘

的土地上，神性的写作也是合情合理的。

多元文化的碰撞聚合，使段海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呈现了诸多可能

性。她的小说塑造了一批多姿多彩、个性迥异、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首先

是山地女人形象，她们大都一生悲苦。比如，《红妖》中的秋水，是一个从戏

班子里买来的女人，这个妖媚的女人来到这个封闭荒凉的江边小村“麻

湾”，那是多么的不搭调，她对美好爱情与自由的向往最终屈服于艰难的

生存环境。秋水是一个外来文化的符号，与边地文化发生了碰撞，致使一

辈子在不甘心中度过的女人命途坎坷，郁郁而终。其次是小城镇的女子，

她们既有城市女人追风赶潮的意识，又有小地方人的狭隘与保守，常有出

奇不意的举动。例如，《落血莲瓣》中的李岚是一个经济优越、孤芳自赏的

女人，她淡泊，不计名利，却也因为与某局长的婚外恋，落入官场绯闻中，

终以悲剧收场。段海珍还描写了许多现代都市的新女性，她们空虚、压抑、

混乱不堪，也有大胆和坚定的爱情追求。例如，《九周半》中的谢晓檬，一个

典型的现代都市年轻女性，一塌糊涂地爱上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全身心地

投入了九周半的时间，最后弄得身心俱疲，苦不堪言。《失火的月亮》中的

许亚，则是一名大胆追求爱情，甚至不惜以悲壮的方式悍卫爱情的现代女

性，其性格能放能收，内心坚定果敢，对自己的生活有着明晰的方向，哪怕

为之付出再多的代价。

在小说中，这些女性形象总是面临着如何突围的问题。女性“突围”遇到了种种障碍。比如

《鬼蝴蝶》中的阿姑婆，因被糟蹋染上梅毒，却没有选择死亡，她以另外一种方式“突围”，她成

了传说中神秘的盅婆，她用中草药为自己疗病，并在瓦窑中独居了一辈子，最后以自焚的形式

结束了自己痛苦孤独的一生。《桃花灿烂》中的桃花，不愿守着无爱的婚姻，和小学里的代课老

师偷情，并怀了孕，被村里人罚“洗寨子”，从物质和精神上进行双重打压，接着还要让巫医折

磨她。最终，她疯了，成了一个完全的失败者。《美丽任务》中的梅兰，终其一生为一个叫夏明辉

的男人苦守，虽然得以善终，却也孤苦伶仃一辈子。梅莲索性上山做了土匪，被镇压了。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女性的突围受物质制约的因素少了，但却在精神

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她们必须为自己的困惑找到一个突破口，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

福和归属感。《指甲花》中被人夺夫又夺人夫的萧蓉、《奔跑的海鸥》中解决别人的心理障碍却

无法解决自身心理障碍的海鸥、《红尘宝贝》中甘当别人“小三”的黎小楼……她们最终都完

全丧失了自身的幸福。这其中的外因是转型期社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人性在复苏的过程

中失去了约束。从内因讲是现代女性自身的弱点，她们的突围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但是，《失火的月亮》中的许亚却是一个成功突围的女性。她敢爱、敢恨、敢放弃、敢独立。

她敢一见钟情，敢“一夜情”，敢怀孕，即便那名男人死于非命，她也敢将孩子生下来。她的内

心坚定、强大、自信。她愿意为此背负一生的重担。她的突围至少从精神上是成功的，也是悲

壮的。我想，作家要告诉我们的是，多元文化碰撞聚合下的女性突围，其实要走很长的路，才

能真正实现女性的自信、自强、自立。即便再艰难，突围之路仍将继续，正如作者在《红尘宝

贝》中所言：“我正在路上。因为，有一个我正在世界的另一端等我，我眼前的出发就是为了和

未来的我相遇。”

多元文化的碰撞聚合，使段海珍的小说语言呈现了交融性。在其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她的语言受到多种语言文化的影响。首先是汉语川方言和滇方言，在她早期的小说如

《红妖》和《杏眼》中，俯拾皆是的村庄童谣和花灯小调，显而易见有着汉语川方言和滇方言的

特点。如《红妖》中的一段童谣：“张打铁，李打铁，打得一块锅铲铁，炒得一锅骚豆子。豆子放

个屁，铁匠好日气。小豆子不拿器，筲箕肚子麻秆脚，底线脖子橄榄头。聋子铁匠不成气，讨个

老婆又美器，马蜂腰，戏子脸，隔壁张三望着更龊气……”这段童谣中的一些词汇如“日气”、

“美器”、“龊气”等词，明显就是川滇汉语方言。其次是姚安本地少数民族语言如彝族语言，在

《鬼蝴蝶》《桃花灿烂》《石头的罪》中，不仅直接使用彝语名字，还大量使用彝语词汇。第三，在

段海珍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中，使用外来翻译语言的篇幅也屡见不鲜，如《私奔的兔子》《奔跑

的海鸥》等，不仅作品标题“欧化”，语言的表述方式也有所改变。《私奔的兔子》中的第一句

“那个灯火煌煌的夜里，我误入一片雨中森林”，就是典型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叙述方式，“灯火

煌煌”、“夜”、“误入”、“雨中的森林”，一下子把人们带入了作者设置的悬念之中。当然还有不

少的网络文学语言。在《红尘宝贝》中，语言鲜活，而且频频分段，体现了网络交流的即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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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作家马玫的长篇小说《幸福没有末班车》

围绕李曲巧、马自丽、张帆3个大学同学的恋爱婚

姻展开，涉及闪婚、裸婚、试婚、契约婚、婆媳战等

问题，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感的婚姻题材小说。

李曲巧出身农村，本来有一个男友叫廖俊峰，

因经济不宽裕，两人一起租房住。后来，她受够了

租房的艰辛，闪婚嫁给了有车有房的本地人沈晃

（房子是他父母买的，署其父母的名字）。婚后，面

对婆婆的歧视、男人的不求上进和拈花惹草，她倍

感委屈。由于分娩时发生意外，导致李曲巧不能再

孕，李曲巧和沈晃的家庭矛盾达到极点，最终选择

离婚。本以为可以分到部分房产，不料新《婚姻法》

出台：“公婆买房，儿媳没份儿。”李曲巧成了一无

所有的人。于是她明白过来：“现在结婚跟同居没

有什么两样，老婆地位没有保障，公婆更不要指

望；女人靠自己能力买房才是最保险的。”离婚后，

她决定自己开家服装店，开始新的生活。

马自丽出身普通工人家庭。大学起就和男友

杨如林相爱，毕业后互相鼓励，经过三年奋斗，共

同买了一套小房子。然而没多久，马自丽被查出不

孕，而杨如林家则是一脉单传。治疗几次无果后，

在公婆的压力下，马自丽主动提出分手。为补偿马

自丽多年来对自己的真情，杨如林决定把属于自己

的一半房产让给她，两人过上“蜗婚生活”。一个叫

李真真的女人喜欢上杨如林，正为没房结婚而发愁

的时候，杨如林家拆迁，意外得到一套住房。但是，

丈母娘提出要求，要么必须在房产证上加上女儿的

名字，要么以后生下孩子后必须跟女家姓。双方矛

盾僵化，婚前财产和孩子姓氏权成了新的焦点……

新时代女性张帆出身单亲家庭。男朋友叫周

天浩，由于没房，两人一直处于试婚阶段，周天浩

用自己的存款加父母的资助，贷款买了房子，两人

准备正式结婚，谁知突然而来的《婚姻法》打乱了

她的计划。由于张帆买房时没有参与投资，周天浩

刻意不在房产证上加她的名字，一向精明的她开

始精打细算：要么在房产证上加名，要么实行合同

契约婚。契约的内容有：结婚后女方不参与任何还

贷，生活费AA制，女人做一次家务需要多少钱，

照顾一次公婆需要多少补偿，特别是怀孕和生孩

子时男方必须支付多少费用……周天浩和家里几

番商量后，决定接受合同契约婚。但是，婚后意想

不到的事情接二连三，让人啼笑皆非。最后连孩子

也没有以契约方式生下来，契约婚变成了孩子的

葬礼。最终，两人都先后产生了婚外情，这场婚姻

以失败告终。

马玫善于把握日常生活，又能够把生活升华

为文学。在这部作品中，根据新《婚姻法》第三次司

法解释带来的影响，作者通过三个新建立的婚姻

家庭，展现了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社会

观。作者自始至终层层深入，穷尽恋爱婚姻过程中

会遭遇的种种可能，用全新的视角书写时代女性

的心理意识，以清新的文笔描写女性丰富多彩的

情感。

小说以女性口吻切入，再现真实生活场景，读

来亲切平缓。其文字是细腻的、富有感染力的，作

者常常通过美妙而又生动的生活语言来表达主人

公的心态、情感，从而使整部作品富有生活气息。

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的成功就在于作家的灵敏触

角，她用一颗纯净的心创作着复杂的人生故事，因

而才达到了极具现代感的创作效果。

聚焦新聚焦新《《婚姻法婚姻法》》下的爱情下的爱情
——评马玫长篇小说《幸福没有末班车》 □陈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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